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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困局
购票渠道拓宽之后的那些“伤不起”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杨万卿

谁动了
我的话费？

上了两年大学，假期里跟老
同学一起吃饭时聊起来，小宋总
结出了一个现象：不同的大学各
有各的不同，但是订票效率都是
一样地低。

12月底，离放假还有好长一
段时间的时候，各学院班级就开
始统计订票情况，统计的时候倒
是挺详细，从订票人信息到车票
信息，没有涉及不到的。但几次订
票过后，订票人数越来越少，因为
每次统计上去的信息 就像是一
张空头支票，最终能订上票的没
几个人。票不到手，大家心里都不
踏实。

今年听说有了新政策，电话
订票，听起来很不错。如果不用排
队、不用干等着，自己拨个号码就
能订上票，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
吗？

小宋把订票电话号码背得滚
瓜烂熟，这简直是学生们的福利，
学校离火车站比较远，集体买票
也不放心，今年回家就试一试这
个电话订票吧。

但是如今，小宋提到这次电
话订票，就只剩下苦笑了，自己应
该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
尝了个鲜，却莫名其妙地赔了钱。
不但没有订到票，还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扣了27元的“铁路信息
费”。

当时，2011年12月25日上午，
小宋拨打了订票电话，按照自动
语音服务开始操作，结果刚输完
身份证号码，对方却莫名其妙地
自动挂断了电话。

小宋觉得可能是网络出了问
题，便重新拨打了一遍电话，一步
步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但是
到了最后一个步骤时，却被告知
没有自己想买的5日的票。为了减
少返回前面步骤的麻烦，小宋挂
断后重拨，试图订购4日的票，结
果一直试了三次，都被告知无票。
小宋没办法，只好放弃了电话购
票。

但这时候小宋的手机收到了
“话费余额不足”的提醒。让他意
外的是，根据话费余额显示，这次
订票他被扣了30多元钱。

小宋急忙登陆了网上移动营
业厅，查询自己的账单和话费详
单,账单上显示，除本地通话费外，
另有一项“铁路信息费”代收费，
每分钟0 . 9元，共扣款27元，加上大
约30分钟的本地通话费，一共扣
了30多元。

电话订票，不但没有订到票，
反而被扣了二十多块的“铁路信
息费”，小宋很气愤。更让他恼火
的是，铁路部门并没有从一开始
就讲明电话订票要收取铁路信息
费，而是让像他一样的多数市民，

被扣了话费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谁动了
我的身份证？

王晓彤算了好几遍，潍坊回
淄博家里坐动车的话，火车票全
价要31元，学生票75折23 . 25元，并
不贵，一个学期才回家一次，权且

“奢侈”一回。
26号，王晓彤早早的从自习

室回到宿舍，打开笔记本登陆了
从网上查到的官方购票网站后，
开始按照提示操作。

让王晓彤没想到的是，网络
订票可不那么简单。要么是输上
账户名和密码，提交后无反应；要
么干脆就返回一个出错的页面；
或者提示“登录用户过多，请稍
候”。

王晓彤回家的好心情简直都
要磨光了，光是输入信息就输了
好几遍。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王
晓彤收到了系统发的短信，看着
那一串订单号，好像自己已经坐
在了1月4日下午14:30的D6012次
动车上，她长长的舒了口气。

1月3日，王晓彤到火车站售
票厅取票，在自动售票机刷身份
证时，由于王晓彤买的是学生票，
售票机显示不能识别。因为不知
道要去哪取票，她开始着急了，以
为当时没有成功地买到票，导致
取不出票来。

为了回家，王晓彤狠了狠心，
直接在自动售票机又买了一张4

日下午14:30的D6023次动车票。这
次无法刷学生证了，花了全价31

元。
王晓彤心里算得清楚：既然

已经买到了同一车次的车票，根
据车票实名制，同一身份证不能

买到同一车次的规定，这应该说
明自己的第一张票没有定上，那
钱应该也会全数退回吧？

然而，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
她第一张票已经成功订到，但是
要在5号人工窗口拿票，只是她没
有找到而已。

自己没有找到取票窗口，不
能怨别人。

但是，令王晓彤想不明白的
是，不是说一个身份证同一趟车
只能买一张票吗？既然已经用身
份证成功订了一张实名票，为什
么还可以用同一张身份证买到同
日期同车次同一乘车站的第二张
动车实名制车票呢？

谁动了
春运“抢票规则”？

老家在甘肃陇西的李玉凤如
今常年在寿光做家政服务工作，
年关临近，为了一张回老家的火
车票，她像往年一样，算准了时
间，一大早天不亮就来到了潍坊
火车站排队等候买票。

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李玉凤
来说，电话订票是一件很困难的
事情，她既不知道该打哪个号码，
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更不用说
网络订票了，那简直比让她打扫
一百间屋子都要难。

李玉凤一直觉得，不管售票
方式怎么变，自己算好时间早早
地来到售票口排队，就应该能买
到，为了排个靠前的位置，她拿着
路上买的烧饼和矿泉水就来了，
这次，售票窗口刚一开售，售票员
就告诉她，已经没有到陇西的票
了，连站票也没有。

这让李玉凤有些难以接受，
售票员告诉她，尽管人工窗口是

提前6天开始卖票，但是新开通的
电话订票和网络订票的预售期更
长，因此，她是起了个大早，赶了
个晚集。

网络购票，对一部分人来说，
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在李玉
凤的眼里，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
他们农民工来说是一种折磨。但
今年，他们想要这样的折磨，却也
没有了。

农民工李玉凤的困惑，也是
大多数在春运期间“望票兴叹”的
农民工们的困惑。

春运“抢票游戏”的规则已经
变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电话
订票和网络订票这些新事物，对
于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而
言，反而增加了买票的难度。像李
玉凤一样，不少农民工连自助售
票机都不会操作，更不用说“上网
注册账户，申请开通网上银行”等
等这些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了。

谁动了
网络的票源？

今年26岁的陈寻跟大多数年
轻人一样，网络是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因此，新的订票方法
的出台，以及网络订票的流程对
于陈寻来说都不是问题。

1月4日这天，陈寻算准了12

天的预售期，早上不到5点就守在
电脑前，等到5点钟开始网络放票
的时候，自己就迅速将1月15号潍
坊——— 太原的回乡票“秒杀”掉。

5点钟到了，陈寻满怀信心地
打开订票页面，然而，余票信息中
一个个“0”却告诉陈寻，他就算5

点整上网订票，还是来晚了。
这让陈寻感到很奇怪，自己

明明是一到5点就打开了订票页
面，尽管网络页面经过了好几次
才打开，真正看到余票信息时已
经将近5点15了，但是就算在网上
排队的话，自己怎么也算在前排
吧，怎么刚开始卖的票，说没就没
了？

陈寻没办法，只能托火车站
的朋友帮他买票。朋友无奈地告
诉他，也不知咋回事，今天是第一
天放出15号的票源，但刚一放出
来，太原方向的票就没有了。无论
是硬座还是卧铺，都是真没有。

陈寻感到不可思议，现在买
票都是实名制，黄牛党不可能一
下子就将车票全部买走，刚放出
来的票源怎么会一下子就没有了
呢？

然而让陈寻更不可思议的
是，他当天下午用电话做了最后
一次尝试，可本来没抱希望的他
居然定上了车票，可再回网上一
查，当天的票还是没有余票。

网上查不到的票，用电话能
订到，到底是网络出了问题，还是
电话的票源更广？到现在，陈寻也
没有搞明白。

谁动了
我的“余票”？

陷入订票困局的，还有来到
火车站自动售票机买票的小刘。
小刘由于临时改变了回家的计
划，5日来到潍坊火车站买票时，
已经距离计划中的乘车时间仅有
8天了，小刘试过了网络订票和电
话订票，但是都没有订到。

小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到了自动售票机前查询是否有8

天后的潍坊——— 洛阳的车票，让
他惊喜的是，他发现余票信息上
显示还有卧铺和无座票。

有票！看来是别人退的票刚
好被我等到了！想到这里，小刘激
动不已，他以最快的速度点击了

“确认购票”按钮，系统在处理了
一段时间后却告诉他“没有余
票”。

难道是被人买走了？小刘又
重新查询余票，余票信息上却仍
然显示有硬卧和无座的余票，小
刘又重新购买，得到的却仍然是

“无票”的回应。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自动售

票机里的余票是镜花水月？看得
见却买不到？小刘咨询了火车站
工作人员，火车站工作人员也没
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只是告
诉他可能是网络问题，售票机显
示较慢，他们将会尽快查明原
因。

最终，小刘还是没有买到回
家的火车票，而他也一直对于售
票机里看得见买不着的余票耿耿
于怀。他开玩笑地说，要让铁路部
门赔他的精神损失费。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电话订票和网络售票刚刚开通没多久，又遇到了“万人挤独木桥”的春运期间，新系统确实遇到了了问题:要么打不开网
络，要么打不通电话，但是共同点是：不管你买没买到票，钱是很可能要扣的，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余票很可能是没没有的。

从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到火车票实名制，的确给了市民足不出户买到火车票的机会，也为广大市民购票提供了一个相相对公开、公
平、公正的售票环境，对于打击黄牛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些新购票方式的系统，还不够完善善。2012年的春运，
面临的问题将比往年更多。

后记

“伤不起”的返乡票

2012年的春运，注定将比往年更加特别。
在春运来临之前，一系列新购票措施，像网络购票、电话订票和车票实名制都已经陆

续实行开来。连车票的预售期也分成了3个时间段。在铁道部门的构想中，2012年的春运应
该是市民购票简便、售票压力减小、黄牛销声匿迹的一次春运。

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系列新购票措施中，问题不断涌现出来。从进不去网站、打不通电话，到买票重复

扣钱、显示有票却买不到等等。作为普通人，我们有耐心等待铁道部门将涌现的问题一一
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2012年的春运，无数人更加“伤不起”了。

22001122年年的的春春运运，，或或许许因因为为种种种种““还还未未准准备备好好””，，而而让让更更多多抱抱着着返返乡乡梦梦的的人人““伤伤不不起起””了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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